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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水微澜》中成都方言词汇历时发展的认知调查

张冬梅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摘　要：本文以成都方言小说《死水微澜》“序幕”部分为语言标本，对百年前成都话文本词汇在现代普通

话影响下的历时变化做个案调查，发现成都方言词汇发展既有变化也有延续。在认知语言学体验哲学阐释

下，词汇构成要素变迁的理据是人们社会生活变化的跨域投射。词汇变迁分为词汇消亡、词汇固化、受普通话

的同化和书面语转向口语表达等多种情况。同时，成都话中保留使用的“非理性”词汇形式，实为交际者强调

双方亲密关系的情感诉求符号，这应是语言演变维持一定稳定性而以延续的一种内在心理认知逻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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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作家李稢人于１９３５年创作的《死水微澜》

是一部讲述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四川普通

民众生活故事的长篇小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大

量的成都话，于生活在辛丑条约签订一百年后的川

西坝子民众，仍然还在鲜活地使用；但同时，随着普

通话在校园和工作环境中的普及性使用，民众对老

派成都话的表达和理解逐渐稀少，口语交流中语音

发音出现偏差，新词表达日渐增多，字形书写上有很

多字有音但无法书写。语言的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本文以《死水微澜》（１）中的成都话为语料，通过对

方言词汇系统的时间发展做百年前后的对比，重点

关注词汇系统的语义发展路径，探讨语言发展的认

知逻辑。

一、关于《死水微澜》及成都话的研究

李稢人创作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

部系列小说都以四川为背景，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

辛亥革命前后约二十年的社会广阔画面，其文学价

值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并

列，标志着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成

熟。

《死水微澜》以成都及北郊天回镇为地理坐标，

通过社会底层市井人物的生活挣扎和感情纠葛透视

清朝末年基层人民的苦难人生以及洋教渗透到内陆

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小说在语言表达上充满

了浓郁的川西坝子乡土气息，方言俗语的大量使用

惟妙惟肖地刻画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成都平原上

的风土人情以及西方文化对内陆正统价值的冲击。

对《死水微澜》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其文学

与艺术价值的评鉴上，而对作品中的乡土语言特色

的专项研究不多。硕士论文《〈死水微澜〉四川方言

词研究》［２］５－７３通过比较方言词典与现代普通话汉语

词典的方式，分门别类地逐一整理了小说中的３１４

个典型方言，并简要分析了方言的语言特点；期刊文

章《〈死水微澜〉部分四川方言词语考释》［３］对成都话



部分词汇做了细致的考释工作。

相较于普通话，成都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是一种

地域变体。普通话基于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

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

范。成都话和北京话的语音及词汇系统有较大的差

异。方言研究受地域性限制，方言区外的受众难以

从语言输入中激活相关的生活体验，不易产生亲切

感。对成都话研究较多的学者如四川大学张一舟分

析了成都话中数词量词等的语法特点［４］，辜磊、黄旭

男共同写作署名的会议发文关注了成都话的元音和

声调［５］，西南民族大学秦祖宣的教育部基金项目文

章有关音律音系学［６］，国家开放大学的杜克华与复

旦大学的陈振宇等联合对语气词助词的语用认知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７］。

二、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背景

对语义的发展做纵向的梳理是历时语言学的重

要议题。传统词汇学主要从语义所指范围的扩大和

缩小、词义褒贬情感的升格降格、词义的转移，以及

词义随语法表达需求而形成的语法化虚词和短语句

子词汇化后意义表达的固化等方面探讨词汇发展的

路径和理据［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兴盛

提供了另一种语义演变的路径和理据解释。认知语

言学所坚持的体验哲学观强调语言表达的三条基本

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

性［９］５２。概念隐喻理论进一步认为，人类的概念系

统和抽象思维本质是隐喻性的，语言中的比喻表达

是人类头脑中概念隐喻系统的外显［１０］６。隐喻认知

是从一个相对具体直观的始源域，通过相似性原则，

来理解和构建一个相对抽象复杂的目标域，从始源

域到目标域的映射激活了两个语域之间一系列的图

式相关，并产生隐喻阐释。如果映射发生在同一认

知语域内，通过突显具有突出特征的相邻相关概念来

代替整个概念，转喻认知途径就实现了。概念隐喻理

论认为隐喻转喻是我们认知新事物的途径方法。

（二）研究方法

基于《死水微澜》中的老派成都话文本词汇，通

过对比现代普通话影响下的新派成都话对应文本词

汇，我们逐一对小说第一部分“序幕”中的文本做个

案访谈和调查，发现成都方言相较于普通话有自己

的词汇特点。结合语言理解的认知途径，本文分析

调查了成都话词汇发展的一些内在逻辑。

三、结果与讨论

根据词汇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的不同，词汇

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助词、数词等不同的词性划

分。按照词汇的词性区别，成都方言和普通话使用

不同的词汇表达的特点是突出的。

《死水微澜》按照故事的时间发展分为六个部

分，从“序幕”直到“余波”，全书大约有十八万字。其

中，第一部分“序幕”从小孩“我”清明出城扫墓祭祖

的视角介绍了小说中主要人物蔡幺姐的出场和人物

关系及时空背景，这部分语言描写和叙事兼而有之，

信息点分散，字数约占小说总量的６％，共千余字。

（一）名词的发展

在特定语境的铺垫下，表１中的成都话和现今

普通话之间很容易转换理解，比如开篇第一句“至今

快四十年了，这幅画景，犹然清清楚楚地摆在脑际”，

但是，时光荏苒，百年之后，词汇发展还是有了明显

的变化。限于断字断句的不便，表中相关名词的统

计还并不完全。而老派成都话在普通话的影响下也

并没有完全消失，像院坝、脑壳、叶子烟等。如果方

言交际中新旧两种词汇形式都出现，老成都话的土

味更重。而普通话影响下的新成都话中规中矩，比

如，火锅店的店招叫“方脑壳”，突出的就是话外这个

成都词是只有成都本地人才能听懂的“吃亏是福”的

正宗，如果改成普通话“脑袋”，言外之意完全丧失。

表１　成都方言名词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对比表

成都话 普通话 成都话 普通话

画景 画面 脑际 脑海

隔墙 隔壁 凡百 凡事

竹树 竹子 爹爹 爸爸

臭气 臭味 趣味 兴趣

堂屋 客厅 大舅母 大舅妈

灶房 厨房 家务 家境

跟前 前面 声气 声音

太阳筋 太阳穴 头一面 头一次

晓钟 晨钟 叶子烟 卷烟

祖人 祖先 窗子 窗户

院坝 院子 洋婆子 洋女人

礼拜 作揖 脑壳 脑袋

注：表中的成都话指小说文本中的词汇，普通话指受普通话影响下的

现今成都话相应词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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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隐喻联想的方式去认知实体并在词

汇上加以体现的认知途径在名词构成上表现突出。

比如小说“序幕”里，“鸭蓬轿”是指轿子顶篷像养鸭

蓬一样；蔡幺姐的小脚不像“乡下女人的黄瓜脚”说

的是以前旧社会里女人裹脚不是很瘦很尖，而是像

黄瓜样的头圆；还有“我”和金娃子戴在头上的“瓜皮

小帽”及头顶“当中有个小孔的和尚帽”等，但是现今

成都话里很少能听到它们了。

一个比较特殊的名词“鸡公车”，小说作者的解

释是“二把手独轮小车———我们至今称之为鸡公车，

或者应该写作机工车，又不免太文雅了点”。“鸡公

车”现今只在四川各地民俗馆里能见到，旁边附注的

文字简介里一般都书写成“鸡公车”三字，其词汇认

知途径应是和语音的谐音有关。同时，老成都人管

“公鸡母鸡”为“鸡公鸡母”，现今新成都话里“公鸡”

“鸡公”两种表达都有，“机工车”谐音“鸡公车”再加

上语音的隐喻转换，成就了语言表述形象认知上经

济省力的有趣构词。

（二）动词的发展

除了表中这些短动词的变化而外，小说“序幕”

中还有一些加了补词的长动词也和现在的普通话表

达不一样（见表３）。

表２　成都方言动词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对比表

成都话 普通话 成都话 普通话

做戏 演戏 骇人 吓人

载米 拉米 耽搁 耽误

害病 生病 嫌厌 讨厌

叫唤 叫喊 早眠 早睡

争点儿 差点儿 要得 可以

吃酒 喝酒 晓得 知道

表３　成都方言补语动词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对比表

成都话 普通话

摆在脑际 放在脑海中

打了晓钟 敲了晨钟

喊了一早晨生书 读了一早晨的新书

眼皮着纠得生疼 眼皮被捏／掐得很痛

缠脚从没有淘过大神 裹脚从没有伤神费事

四川地方戏曲川剧百年前叫作川戏，保留至今

的传统剧目还有折子戏、聊斋戏、时装戏等［１１］３。小

说中“偏偏非赶快起来不可，不然的话，一家人便要

向你做戏了”中的“做戏”指的是传统戏曲里的老、

末、净、丑各角色在舞台上唱念武打。但是，受到影

视制作媒介和西方表演艺术的影响，现今生活语言

里人们“唱红／白／黑脸”般的假做样子已经不叫“做

戏”了，而是“演戏、表演”甚至“作秀”，后者是英语

“ｓｈｏｗｏｆｆ”的英译。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词汇系

统表达重心也随之有所偏移。又如，百年前的医疗

卫生条件有限，民众害怕生病，生了病就是“害病”，

现在人们认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表３中的很多动词至今还在新成都话里使用，

比如把人吓得“惊叫唤”、成语中的“做一天和尚打一

天钟”，尤其是“要得”“晓得”。《清代野记》里说“心

术不端，如何要得”，《红楼梦》里也有使用“现今咱们

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１２］４８６。老成都话的地

域亲切感更强。

（三）形容词的发展

在成都话里，形容词重声叠次表达是很常见的，

比如小说“序幕”里的这句：“他每看一件什么东西，

老是死呆呆的，半天半天，不见他眼珠转一转。他的

眉毛也很粗。脸上是黄焦焦的，乍看去好像没有洗

干净的样儿。”［１］７短短两三句话，连续使用叠词“死

呆呆的”“半天半天（的）”“黄焦焦的”的频率不低。

这些叠字表达至今还在成都话里使用［１３］。

形容词细分为属性词和状态词两类。在《死水

微澜》“序幕”里，双声叠词的例子主要指状态形容

词，又如，“他正憨痴痴的站在厢房檐下一架黄澄澄

的风簸箕的旁边”“万字格窗子用白纸糊得光光生

生”“梳了个分分头”“鼻梁倒是轮轮的”“地板洗得黄

澄澄的”“对人总是笑嘻嘻的”“晒得热烘烘的”等。

叠字双声的形容词往往和“的”字联合在一起，一定

程度上固化了语言表达上的重复，也增强了拟音押

韵的效果。

（四）副词的发展

在“序幕”开篇不久，小孩“我”不想上学，“可是

那顶讨厌，顶讨厌，专门打人的老师，他却一点不感

疲倦，撑起一副极难看的黄铜边近视眼镜，半蹲半坐

在一张绝大绝笨重的旧书案前，拿着一条尺把长的

木界方，不住的在案头上敲；敲出一片比野猫叫还骇

人的响声，骇得你们硬不敢睡”。一句话里，“顶讨

厌，极难看”“绝大绝笨重”“硬不敢睡”这些接二连三

的程度副词强化了小孩厌学的心理体验，同时再加

上双声叠词的反复，形象地刻画了旧时学堂里的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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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话里可选用的副词表达其变化性还是很大

的，比如在小说“序幕”里，“这一年偏怪”“啊呀，才是

你啦，蔡幺姐”“我都不大认得你了”“油烟把袖子熏

得怪难闻的”“他气力偏大，往里挣着，我们硬拖他不

动”“书不溜熟而非背通本不可之时”“怕在沟边上

罢？那娃儿光爱跑那些地方的”等。这些程度副词

往往带有一定的情感诉求，和普通话转换后的语义

表达准确性有一定的偏差，比如，“怪难闻”带说话人

的嫌厌，换成“顶难闻”或普通话里的“很难闻”，就少

了那层心理好恶的情感体验；“才是你啦”换成普通

话里的“是你啦”少了原话里的诧异和强调；“不大认

得你”比普通话的“不太认得你”的确定程度更弱更

淡化。成都话里至今还在使用这些程度副词［１４］。

（五）量词的发展

量词的使用量相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来

说，要少很多，毕竟句子的语义完整主要是由名词、

动词、形容词和副词这些实义词来完成的。在《死水

微澜》“序幕”里，我们发现，有些成都话里的量词表

达在普通话语境里已经不常见了。举例如下：“虽只

是一顷时的打盹，毕竟算过了瘾”，“一顷时”指的是

顷刻，很短的时间，是书面语，又如“俄顷”“少顷”，但

在当代口语里很少见；“我们带来了几匣淡香斋的点

心”，指的是点心装在木匣子里，精致考究，但现在更

常见的是纸盒装的一盒点心或者塑料袋包装的一包

或一袋点心；“爹爹吃了两箸鱼”，竹字头的“箸”就是

筷子，书面语色彩强烈。

当然，“序幕”里也有很多在普通话和成都话里

现在都还在使用的量词，比如，“一湾流水”“一丛丛

农庄上的林木”“一口细白牙齿”等。

量词是用一种实物来限制另一种实物的数量，

随着某些表达数量关系的实物的发展、普及或者消

亡，语言表达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要么普及口语化，

要么消失。

（六）语气助词的发展

助词是辅助表达说话者情感诉求的语气词，在

对话里使用较多。在《死水微澜》“序幕”里，对话出

现在“我”和家人初见蔡幺姐和金娃子后相互招呼问

安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段落不多，但语气助词使用较

多且用词变化大，举例如下：“听说你还好喽，蔡幺

姐”“我老远就看清楚了是你们。妈还说不是哩”“叫

金娃子。大概跟少爷一样大罢？还在念书哩”。随

后，蔡幺姐想给妈妈帮厨，妈妈犹豫“供祖人的事情

呀”，蔡幺姐依然坚持“太太也太认真了，我身上是干

净的呀”！

语气助词附属在人物对话一问一答之中，削弱

了人物间说话语气直接硬邦的力度，加强了相互亲

密关系的建立，前例中“喽”“哩”“大概跟少爷一样大

罢”，原本可以肯定陈述，但加上“罢／吧”变成疑问句

式后，拉低了人物身份地位；一来一去的两个“呀”带

着探问和坚持，把原本不可行的想法在商量的语气

中实现了，让人物间分歧消于无形。在现今的成都

话里，语气助词还常使用［７］，但是具体用词会有一定

的偏差，比如小说中的“罢／吧”，小说选用前者意在

发音都是四声，新成都话受普通话的书写影响会用

后者。

四、讨论

《现代汉语词典》把词分为十二大类，即名词、动

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词、代词、介词、连词、助

词、叹词和拟声词［１５］。我们主要分析了《死水微澜》

“序幕”中实义词的时间发展，对像介词、连词这些衔

接语法关系的虚词关注不多，虚词相对于实词的历

时变化要小。

从上节的分类调查中可以看出，相对于普通话

的影响，成都话在时间发展进程中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词汇的变化，其中以名词的变化最大，有部分概

念性名词甚至已经消亡了；二是表达情感诉求的词

汇符号的延续具有突显性。

认知语言学看重语言表达符号的隐喻性思维和

生活体验性，也就是看重词汇构成要素的理据，词汇

变迁的过程就应是人们社会生活变化过程的跨域投

射。总结《死水微澜》“序幕”里的词汇变化，有如下

几类情况：

（１）词汇消亡：语言是表现社会生活的交际符

号，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一旦语言所指实物消失

了，比如“轿子”“女人的裹脚”，语言能指符号“鸭蓬

轿”和“黄瓜脚”也就随之消亡了。

（２）词汇固化：即使像“鸡公车”还保留在民俗历

史中，其语言符号已僵化为语言化石。

（３）受普通话的同化：随着社会交际生活突破地

域限制，通用语代替方言，成都话逐渐向普通话趋

同。比如，老成都话里的“太阳筋”现在会写成“太阳

经”，或是说成“太阳穴”，所指客体不变，但普通话语

言能指符号的表达更易领会，它强调的是某个穴位

或经络。而老成都话符号暗示“筋骨”对立，能指符

号“筋”过于模糊。另外，尽管百多年来人们实施某

些动作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客观现象一直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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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动词表达的语言符号也有历时改变，向普通话靠

拢的趋势同样基于普通话的表达更符合现代生活的

客观实际。比如，老成都话说“打了晓钟”，普通话表

达成敲钟，“敲”暗示的动作力度要弱于“打”的力度，

这是因为以前撞钟报时的习俗现只存于特定年节极

少数的寺庙里；私塾里“喊书”是通过大声的朗读来

达到机械性背诵的目的，而现今的教育更强调理解

性记忆，因此“读书”取代“喊书”是有道理的。而且，

如果成都话和普通话的语言表达符号兼容并用，方

言拉近交际对象的情感诉求也会更到位。

（４）书面语转向口语表达：老成都话的量词表达

“一顷时”“两箸鱼”“几匣点心”放在书面语里依然能

理解，但现在口语里很难听到；如果再受到同音词的

干扰，理解上会有一定的难度。“载油”“载米”“载猪

到杀房去”里的“载”是书面语，现今口语里常用“拉

米”“拉油”。

虽然普通话的推广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开始实

施，并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通讯工具的快速

更新而普及，我们看到成都话里具有方言地域特色

的部分词汇仍保留至今，比如状态形容词呈现ＡＢＢ

形式的重叠使用，程度副词备选词量多且使用频繁，

语气助词在对话中轮次重复。

语用学中会话合作原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认为，为了实现语言交际实践的顺利实施，言语

交际双方都有为求交际成功而相互合作的愿望；为

此，交际过程中人们须要遵守一些诸如真实、充分、

关联、清楚等交际准则。但是，成都话里延续至今的

状态形容词重叠使用、程度副词备选多样、语气助词

在对话中多轮重复似乎都违反了合作原则中话语信

息量不增不减的准则，反倒显得语言结构冗余、认知

记忆并不经济省力。概念隐喻理论提供了我们认知

新事物从具体到抽象的途径，但对上述语言交际中

的“非理性”表达解释力不够。在上述对成都话里保

留至今的状态形容词、程度副词和语气助词的突出

特点分类讨论中，我们看到，状态形容词的重叠通过

语言符号的重复增强了拟音押韵的效果，听起来像

是小孩学话；程度副词往往带有一定的感官体验；语

气助词在人物对话问答中，削弱了说话语气直接硬

邦的力度，拉低了人物身份地位，加强了相互亲密关

系的建立。总之，这些“非理性”语言符号粘连交际

者为求交际成功而降低身份并坦陈内心来强调双方

亲密关系的情感诉求，这应是推动语言演变不容忽

视的一种内在心理认知力量。

五、结语

李稢人于１８９１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一个小

市民家庭，１９３５年出版小说《死水微澜》。该小说中

“罗歪嘴”源自李稢人为赎回被军阀绑架的幼儿花掉

千余银洋通过袍哥斡旋的亲身经历。百余年后，江

湖袍哥生活和“刀客棒老二”“打流跑滩”的袍哥词汇

都消失在历史尘雾中，现今的“９０后”大学生反映看

不太懂小说中的某些语言表达。我们生活的２０世

纪历经王朝没落、军阀混战、外族入侵等的积贫积

弱，以及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新

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词汇表达跨域投射出现在我

们的语言系统中。词汇构成要素变迁分为词汇消

亡、词汇固化、受普通话的同化和书面语转向口语表

达等多种情况，反映了人们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理

据跨域。而成都方言词汇在历时演变过程中也有延

续。成都话里保留至今仍在使用一些“非理性”词

汇，比如状态形容词呈现ＡＢＢ形式的叠韵拟音，程

度副词使用频繁，突出说话人感官上主观体验程度

的变化，类似儿化音的语气助词不仅在语音上押韵

上口，在语义上也有如儿歌般的感受亲切度。这些

“感性”语言符号，关注交际通道的和谐成功，双方交

际者有意识地降低身份并坦陈内心，强调双方亲密

关系沟通的语言情感诉求符号应是语言演变维持一

定稳定性而以延续的一种内在心理认知逻辑力量。

注释：

（１）本文所涉词汇多引自《死水微澜》“序幕”部分，见李稢人：

《死水微澜》，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１６页，以

下不再一一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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